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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考运动”与学校考试改革

王伦信

［摘    要］  “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教育”观念的流行和学生自主意识的觉醒，引发了人们对考

试现状的不满和思考，发展为“废考运动”。同时，以教育、心理测量学为基础形成的科学考试理论，

作为西方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引入中国，掀起了测验运动，并倡导运用教育测量学的原理对传

统学校考试进行改革，提倡“新法考试”。经过多年探索，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学校考试的科学化改革。

［关键词］  “五四”时期；废止考试；新法考试；教学改革a

“五四”运动之后，当人们对传统考试丧失信心而呼吁废止考试，发起“废考运动”的时候，教育、

心理测量学作为一种科学的考试理论被引入进来，由此引发的测验运动几乎与“废考运动”同步达到

高潮，如何改革学校考试也自然成为倡导测验运动的学者们关注的对象。经过多年的探索，与中国的

教育改革实践相结合，促使考试在鉴定学生学业成就，激发学生学业动机，诊断学生学业问题，考查教

师教学效果，以及与教学过程的结合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一、 “五四”时期关于废止学校考试的争论

自1920年初开始，我国教育界就学校考试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形成了所谓的“废考运

动”。这场争论的深层原因，是我国科举时代以书本为中心，习惯以纸笔考试和策论式题型考查学生学

业的传统考试方法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以来至“五四”时期的学校教育，不适合重视观察、理解和实验

的近代科学知识内容的学习。但是，近代新式学校和科举考试此消彼长的历程中一直存在的对科举和

科举式考试的批评，紧接在“五四”运动高潮之后，直接揭橥以“废止考试”的主题，则与以下两方面

的因素密切相关。

一方面是“五四”运动所激发的学生群体张力和自主、个性意识的释放。袁世凯执政期间，为配

合其独裁政治和帝制复辟的用心，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封建回潮势头，学校及教育当局也强化考试在

教育管理中的作用，频繁的考试给学生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废考运动”中学生对考试的抨击一

定程度上是这种长期压抑的情绪的宣泄：“升学的有初试、复试、面试、口试、甄别试等；升级的有日

考、月考、期考、年考等。我们活泼的心思，绝大的志愿，入学以后，就朝朝夕夕的为考试忙个不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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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点机会活动我们的脑子和身体，应用我们的心思和学问，实现我们的志愿和期望。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脑子也变钝了，心思也变笨了，志愿也灰了。故这种学校的考试，就是缓性的、变相的‘科举’

啦!”a

另一方面则是新文化运动之后，我国教育模式的设计开始由师法日本转向师法美国，特别是杜威

来华讲学，进一步引发人们对想象中美国宽松自由教育精神的向往。杜威于“五四”前夕来华，紧接

着展开了一系列风靡全国的的演讲。1919年6月17日至21日，杜威在北京美术学校所作主题为《现

代教育的趋势》的演讲中，批评旧的知识论在教育上发生的恶果，其中在教学方法上表现为注重记忆、

注重背诵、注重考试。他在演讲中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美国有一种农家，养鸡鸭出卖。卖的时

候，常常把鸡鸭喂得饱饱的，可以多卖一点钱。但是鸡鸭喂饱了，便不肯再吃了，所以，他们特地造一

种管子，插进鸡鸭喉咙里，把食物硬灌下去。使它们更胖更重。现在的教授方法，就是硬装食物到鸡

鸭肚子里去的方法。考试的方法，就好像农夫用秤称鸡鸭的重量，看它们已经装够了没有。”b这一比

喻成为“填鸭式教育”概念的一个重要来源，他关于旧的教学方法和考试关系的描述也成为后来“废

考运动”中批评学校考试的一个重要材料，乃至于有人将其作为“废考运动”的引线：“自杜威博士来

华讲演之后，学界里就有很多人――自然是被考的学生们占大多数――发生了‘废考’的狂热症，竭

力从事于‘废考运动’”。c

1919年11月在《南洋周刊》第14期上发表吴保丰《废除考试》一文，揭开了这场“废考运动”的

序幕。《南洋周刊》创刊于“五四”运动高潮平息之后的1919年7月，刊物以号召青年担当起时代的

责任为主旨，提倡平民教育、劳工至上和改革的思想。d交通大学的学生是该刊重要的作者群体，《废

除考试》的作者即是交通大学沪校电机科的学生，他在这篇约3500字的文章中，论述了考试对学生品

性、课业、辨别能力、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弊害。e吴保丰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社会和学生群体的共鸣，

如1919年12月钱穆发表《废止学校记分考试议》，揭示考试违背教育本义，以考试得分计较学生优劣

的错误。钱穆对当时考试计分法的批评，如指出将学生数科成绩得分，作“混合平均之计算，以定学者

之优劣”f的批评，虽然只是一种经验性的论述，但实已切合现代教育测量学的基本原理。1919年底鲍

眕在《大世界》上发表的《学校考试制宜废除说》；g1920年1月16日北京大学学生宋我真给时任《民

国日报》经理的劭力子写信，历数学校考试的弊端，如增懒惰性，养成侥幸、虚荣和忌妒心，叫人作伪，

损害健康和导致学业退化等，同时诉说自己欲放弃考试，但又担心因此得不到文凭，失去出洋留学机

会的苦楚。h

1920年1月23至30日，《北京大学日刊》分八期连载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颜保良《我们对于

“废止现在学校考试制度”的意见》一文，北大校长蔡元培专门为此文作按语，并“请本校同人发布意

见”。颜保良文章认为，无论是升学考试和升级考试，其弊端都在于只注重考察学生的记忆能力，而非

理解能力，束缚学生的思维发展，达不到促进学生学业进步和招收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的目的。他提出

在专门以上学校全面废止校内考试，代之以学生各种成果的发明和发表来考察学生的在校学习成果，

以各科研究所，学艺会等引导学生研究，并通过言语表扬、奖状、学位等名誉的以及版权、制作权、奖

金、特种权利等有利益的奖励来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提供图书馆、博物院、研究室，并有丰富的图

a颜保良：《我们对于废止现在学校考试制度的意见》（一续），北京：《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 1月 24日，第 3版。

b杜威：《现代教育的趋势》（续），北京：《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 6月 30日，第 1版。

c孙德中：《对于考试问题一点平庸的意见》，北京：《新教育评论》第 1卷第 11期。

d观海：《今后青年的责任》，上海：《南洋周刊》1919年第 1期。

e吴保丰：《废除考试》，上海：《南洋周刊》1919年第 14期。

f钱穆：《废止学校记分考试议》，上海：《教育杂志》1919年第 11卷第 12期。

g鲍眕：《学校考试制宜废除说》，上海：《大世界》1919年 12月 30日，第 2版。

h《废考问题的商榷》，傅学文编：《邵力子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 504－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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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设备供学习、研究和实验。中小学则“留一部分的考试，律学生用功和练习其自然的记忆力，废止

一部分考试，使学生有大部的精神和脑力自由发展其身心。”a比照专门以上学校建立指导学生用功的

组织，可通过制作、批评、采集、评述、报告、讲演等来展现学生的成果，以各种名誉和利益的手段（如

免膳费、学费等）来奖励表现突出的学生等。提供充分的设施如图书馆、实验室、学校园、标本陈列室

等供学生学习。全面废止升学考试，代之以通过考察学生本身之资质、品行、志愿、体格，以及家庭之

人口、职业、财产等，以确定学生升学与否和升入何种学校何种专业。

颜保良的文章发表后，迅速得到创刊于1920年1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多篇文章的呼应，一

时“废止学校考试”成为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了研究考试制度的临时委员会，

北京大学学生也发起成立废止考试研究会，声称“考试制度没有存在之必要，已为一致之主张。”b紧

接着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学生朱谦之发表了《反抗考试的宣言》，他引用杜威在北京美术学校演讲

中对于考试的批评，宣告今后再也不参加“称鸡鸭式”的考试，并呼吁反感考试的学生，起来对考试表

达“同声反抗”，并“请诸君把考试的‘笔’抛去！”c这些激昂的文字，对“废考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一时间，“废止考试”的声音频繁见于报章杂志，每到学期末，学生因要求废止考试而与学校

当局对峙的新闻也不时见于报端。

这场以北京大学学生为生力军的“废考运动”，因与现代文凭制度的抵触而渐趋平息，按照“五四”

后曾短暂代理北大校长，时任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的说法，即“（一）没文凭，没考试；（二）要文凭就

要考试。”d但是，“废考运动”所引起关于学校考试的争论一直延续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争论中

虽以对学校考试现实的批判为主调，也就如何改革现有考试提出了诸多建议，其中如对传统考试评分

和记分方法的质疑，认为“所施行的评分法，不足为测定教育效果的标准。”e提倡以符合现代学术精

神的方法如通过学生的论文、绘图、试验、演算的成果，或在调查、讨论、制作中的表现来评定学生的学

业成绩。f有些还就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的研究兴趣等方面提出了建议。g

二、 科学化考试理论的引入及对改革学校考试的探索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基于实证科学的迅速发展，欧美教育研究中形成了一种取向实证主义和

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受到以美国的霍尔，德国的莫伊曼与拉伊，法国的比纳以及

美国的桑代克等为代表的实验教育学派心理学和教育学家的引导和推动。h他们认为只有精确地测

量出教育所促成的变化，才能改进和完善教育的方法，教育才能成为一门可以量化和实证的科学。他

们的主张促进了对考试的科学化的探索，催生了一门新的教育学科――教育测量学。

1918年，从美国访学归来的俞子夷根据汉字书法的构造原则，编制四种小学国文毛笔书法量表并

用于实测，成为我国最早编制并在教育实践中使用教育测验量表的人物。1919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受

聘于南京高师的陈鹤琴、廖世承等人，以他们在美国接受的系统教育和心理测量学知识，开设测验课

程，转译和编造各种测验量表、发表文章和演说，出版著作等，真正从学理上将教育和心理测量学科引

入中国。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美国测验专家麦柯尔（W·A·McCall）来华，指导编制各种应

a颜保良：《我们对于“废止现在学校考试制度”的意见》（五续），北京：《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 1月 29日，第 3－4版。

b《废止考试研究会之发起》，北京：《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 12号）1920年 3月 21日，第 11版。

c朱谦之：《反抗考试的宣言》，北京：《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 13号）1920年 3月 28日，第 5－6版。

d《哲学系学生朱谦之君与蒋梦麟教授来往函札》，北京：《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 3月 30日，第 2版。

e迟明：《废止学校的考试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 4号）1920年 1月 25日，第 1版。

f建功：《考试废止后，我们怎么办？》，北京：《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 15号）1920年 4月 11日，第 10－11版。

g黄琛：《我对于废止考试的教员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 15号）1920年 4月 11日，第 11－12版。

h赵祥麟主编：《外国现代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 98－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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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测验，到各地学校测试，推动测验运动走向高潮。

与主张“废考”者对考试的否定态度不同，测验运动的学者希望运用教育测量学的原理对学校考

试改革提出建设性的方案，正如廖世承所说：“现时废止考试的论调时常在书报上看见，至于怎样改良

考试，改进记分，讨论的人却比较的少些。我们觉得教育事业应言积极的研究；消积的非议，于学理

上、事实上，贡献并不多。所以我们愿意多做些实地研究的工夫，把研究的结果报告出来，预备各校去

继续改进。”a测验运动的学者认为，人们对考试的厌恶和绝望主要缘于传统考试存在深度取样，试题

过少，偏于主观，不能反映教学的目标要求和学生掌握知识的全貌，答案不确定，教师评分缺乏客观标

准等缺点。

确实，我国自近代兴办新式学校以来，知识体系虽得到了更新，但考试题型结构受科举八股文，

策、论等形式的影响，题型单一，无论是入学升学考试，还是学校的定期考试，几乎是一色的问答论述

题。如洋务时期的京师同文馆，其1872年岁试题，算学、化学、格物（中、英文各一套）、医学科五套试

卷，除算学间有算式题外，其余全为问答或陈述题。b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各学堂章程考试章程》

规定，高等学堂（程度相当于民国初年的大学预科）的毕业考试分外场和内场进行，外场即在学生就

业的学堂考试，内场“试以策、论、考、说文字，应就该学生已习之中国经史文学及西学各科学中，分场

发题考问，观其识议是否纯正，文理是否优长。”又进一步说明内场分两场，“出论、策、考、说各二题，

头场以中学出题，经史各一，经用论，史用策；二场以西学出题，西政，西艺各一题，西政用考，西艺用

说。”c这种题量少，结构单一，以深度论述为主，并严格规定题型与考试科目对应的方式，不仅难以反

映学生对近代学科知识掌握的不同认知层次要求，也极易引导学生采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这种考

试方式，也体现在清末学堂的日常考试中，如1908年钱穆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他的历史老师吕思

勉，在一次考试中，出四道题，每题以25分为满分，“余一时尤爱其第三题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

者。乃首答此题，下笔不能休。……而余此卷只答一题，亦竟得七十五分。”d这虽然常被作为对人才

评价之不拘一格的佳话，但也反映了当时考试题型之偏狭，教师评分之主观随意的事实。

这种考试现状至“五四”后依然没有改变，特别是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出题者凭自己的喜好出题，

导致考试成绩存在严重的偶然性偏差，导致对入学考试的严重不信任，有所谓考试衡命而非衡文的说

法。如杨庆1924年在其《大学入学试题之改良》中列举1923年北京大学预科之中国史试题，仅有两

题：（一）说明天津教案之原委；（二）清朝文字大狱有几？试略述之。e他批评不仅试题偏狭，集中

于清代一朝，完全无视其他朝代的历史知识，所考知识的细琐程度也不能反映普通中学历史教学的实

际。他还指出在其他学科和年度的入学考试中也普遍存在同样的现象。

在对旧的学校考试进行检讨的同时，学者们开始借鉴心理、教育测验的编制经验，尝试对学校考

试进行改造，提出“新法考试”的概念。应该说，我国测验运动开展初期，所引入和编制的成套心理、

教育测验题主要是用以说明测验原理，属于标准化测验，在实践中主要用于大型心理和教育调查，以

便掌握学生情况，了解教育程度，比较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办学效果等。但这些测验的内容、目的并

不能与教师当时的教学情形相结合，不能完全满足教师根据教学内容随时考查学生的需要。当然，“新

法考试”是相对于“旧法考试”而言，其“新”的意义在于编造新法考试的原则应参照标准化测验，试

题应体现准确、可靠、客观的精神，但又不必像编制标准化考试那样要求进行试测、建立常模、检测信

a廖世承等编：《测验与入学考试的改进》，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 2页。

b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 83－86页。

c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 509－510页。

d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80年，第 45－46页。

e杨庆：《大学入学试题之改良》，连载于《晨报副刊》（北京）1924年 9月 3－4日，第 1版。试题亦见于《北京大学日刊》
1923年 8月 4日第 3版《本校本届预科新生入学试验各种试题汇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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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效度等，是教师可以结合自己的日常教学工作，随时根据需要自编的一种考试。

在“废考运动”发起不久，一些测验运动的学者就提出依据科学考试理论对学校考试进行改革。

如1921年秋，由“平民教育社”举办，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张耀翔主讲的“新法考试”讲座，前往听

讲的北京中小学教师达数百人之多。a廖世承也著文提出改良学校日常考试与学期考试的方案。b他

们都提供了“新法考试”如填字（填空）、正误（是非判断）、选择等一些基本题型的案例。特别是廖世

承主持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在1923年初一招生和初二插班招生考试中，在命题上采用“新法考试”

的方法，并出版了关于这次考试的报告《测验与入学考试的改进》的小册子，c对新法考试起到了详尽

的示范作用。该考试分算学、默读（阅读理解）、常识、英文、缀法（作小短文）数种，试题采取广度取

样的方法，题量多，如数学35题，虽然统一采用填写答案式，但内容覆盖了四则运算的次序、四则应用

问题、小数乘除法、诸等法、日历问题、求素因数、化循环小数、分数应用题、折扣计算、单利计算、比例

应用问题、分配问题、混合法等。语文分为默读（阅读理解）和缀法（作小短文）两大题型，而默读又

分为文言默读和语体文默读两种。白话文默读题和文言阅读题各提供了六道大题，每大题提供一段文

字，后附3至4个提问，每个提问包含3至4个答案，其中只有1个答案正确，要求挑出正确的答案。缀

法测验即小作文，虽然偏于主观考试，标准难定，但也给出了在选词、构句、修辞、逻辑，达意等不同层

次表现的作文样式，提供评分的标准。这次考试题型多样，有填空题、选择题、写作题等，不似以前之

单一问答题。覆益范围全面，回答简便。

“新法考试”克服了传统“旧法考试”深度取样，试题量偏少，覆盖面不广，答案不确定，不易作答，

不易评分，教师评分主观等缺点。相对于“旧法考试”，“新法考试”主要表现为：（一）采取广度取样，

试题容量大，覆盖面广；（二）是采用客观性试题，答案确定，评分方便。经过多年实践和对国外的借

鉴，到1930年代形成了回忆式（答案简捷）、填字式、正误式、是否式、异同式、汇选式（选择式）、最好

答案式（也是选择式的一种）、配合式、比喻式（又称同理式）、排列式、分类式等多种题型，d全面偏向

客观性试题。所以有人又将“新法考试”称为客观性考试，与此相对的旧法考试则被称为主观性考试。

“新法考试”丰富了考试的题型，这和近代学科多样、知识类型丰富，科学教学中要求学生从识记、

理解、分析、综合、运用等不同认知层次准确掌握概念、理解知识内容体系，并能综合运用的教学目标

相关。还可提供学生具有确定答案的试卷和作业开展自查自评，进行主动学习等密切相关。不过，学

者们也提醒传统考试注重学生自由发表，在培养学生用文字表达思想的能力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可

以弥补短答式新法考试题型的不足。

三、 测验理论知识的普及和考试观念的更新

在1920年代测验运动中，一些著名的高等师范院校或大学教育科开设了教育测验与统计学课程。

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所拟定的《新学制师范科课程标准纲要》中无论是含初中阶段的六年制师

范，还是仅设于高中的师范科，都规定开设《教育测验与统计》课程，e一般为3学分。但当时高等师

范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课程设置都有很大的自主性，并不完全遵照课程标准纲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规范和整顿各级各类学校的文件，1930年11月教育部颁行

a《新法考试》，连载于《晨报副刊》（北京）1921年 11月 9日至 16日第 1版；燕生：《新法考试的先决问题》，上海：《教育杂志》
1924年第 14卷第 14期。

b廖世承：《改良平常小考与学期考试办法》，上海：《教育与人生》（上海《申报》馆出版发行）1924年第 29期。

c廖世承等编：《测验与入学考试的改进》，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

d陈选善：《教育测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 156－170页。

e舒新城：《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小史》，上海：《中华教育界》1926年第 15卷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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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高级中学师范科之部》中，《教育测验与统计》作为必修课程，颁布了《高级

中学师范科教育测验与统计课程暂行标准》，a明确学习目的和内容。1933年颁布《师范学校规程》，

1935年经修订颁布《修正师范学校规程》，课程设置进一步稳定，将师范学校“教育测验及统计”课程

作为必修课更稳定地确立下来。并拟定《师范学校教育测验与统计课程标准》，b对该课程的目标、课

时数（一周四课时共一学期）、教学内容大纲、教学方法作出了规定。“教育测验及统计”课程的普遍设

立对普及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测量学知识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上述“教育测验与统计”课程标准，1930年代陆续编订出版了数种教材，经教育部审定，较

有影响的有潘之赓（世界书局，1932）、朱君毅（商务印书馆，1933）、王书林（正中书局，1935）等先

后编写出版的《教育测验与统计》同名教材，尤以朱君毅编写的《教育测验与统计》最为流行，从1933

年初版到1947年已重印十三次之多。专门面向简易师范学校、乡村师范学校的有汤鸿翥的《教育测

验》（大华书局，1933）等。为便于一般读者了解标准化测验的知识，此间还出版过《教育测验ＡＢ

Ｃ》、《教育测验讲话》等通俗性读本。课程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使学生能了解编制教育测验之方法及

步骤”，各教材都用大量的篇幅介绍学校各科测验题的编制，特别是“新法考试”的特点、题型和案例。

为推进“新法考试”的开展，向教师介绍编造新法测验的技术，中国测验学会主办的《测验》杂志

于第一卷（1932年）第二期出版了《新法测验专号》，发表了陈选善等多位致力于考试改革的专家学者

的十篇文章，分别为《旧式考试与新式考试的比较》（陈选善）、《分数及记分制度》（萧承慎）、《什么是

新法考试》（吴南轩）、《怎样考查学生的成绩》（陈剑恒）、《实行新考试法的先决条件》（潘菽）、《编造新

法试题的方法》（龚启昌）、《优良的考试之特征》（史美煊）、《冀鲁豫晋四省高中以上学校英语成绩考

察记》（艾伟、郭楠、汤鸿翥）、《儿童中心教育与考试》。这些文章从理论上阐明“标准化考试”、“新法

考试”与“旧法考试”的不同特点，新法考试的教育价值取向和实施条件，介绍新法测验的编制方法、

案例与讨论，合理的记分方法等。

1930年代，还出现了多种专门讨论新法考试的编著和译著。如史美煊编著的《考试新论》（民知

书局，1933），是较为集中的反映1920年代以来新法考试研究成果的一本著作，内容主要包括新法考

试的意义价值，优良考试所应有的效度、信度指标，及其客观性、广博性、便易性、针对性、融洽性（如

各种题型的恰当组合）等特征，新、旧法考试的优点、局限性及旧法考试的改良与利用，新法考试的题

型及各类新法考试的编制与实施等，以及各种记分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讨论等。在对新法考试知识

的介绍过程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师范学院教育学院院长亚尔保德·兰（Albert R. Lang）所编著的

《新法考试》c一书，因其内容的通俗性和系统性特点，而广为国内测验学者征引，1934年，出现了赵廷

为、刘真的摘译本《新式测验编造法》，重点介绍了其中的有关新法考试的特征、题型及其编制方法，

以“供作一般教师编造新式的客观测验时的指导”。d1935年，又出版了由浦漪人、黄明宗合译的全译

本。e这些编著和译著，对新法考试知识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废考运动”中的争论和科学化考试探索的重要影响，不仅在于从试题编制方面改进学校考试的

技能，还在于从拓展对学校考试的功能认识方面促进考试观念的更新。在传统考试中，人们对考试作

用的认识普遍局限在检查学生的学业程度，起到督促学生学业的作用。科学化考试的应用，拓展了考

试的功能。“夫学校考试之新功用，不偏重其结果，乃趋重其历程。……要使人人受考试，所以别优劣

a《中小学课程标准》第 5册《高级中学师范科之部》，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第 154－159页。

b《师范学校教育测验与统计课程标准》，《教育部公报》（第七卷）（1935年），第 15－16期，第 42－49页。

cAlbert R� Lang, Modern Methods in Written Examinations,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30�

d赵廷为、刘真：《新式测验编造法》译序，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 2页。

e［美］Albert R� Lang：《新法考试》，浦漪人、黄明宗译，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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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便于施教也。了解本能之不同，而知所以尊重个性也。因兴味之不齐，而得各攻其所专也。”a其中

考试的诊断性功能得到特别的强调，1934年，陈选善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了萨孟司（P.M. Symonds）

关于学校考试的15个功能，除鼓励学业，增进竞争（包括团体之间，个人之间和个人与已往成绩的比

较），决定升降和升学，进行奖励等传统功能，更指出让学生自己和家长了解学生的成绩，诊断学生的

缺点和弱点，确定教学的优势，作为教育指导与职业指导的根据，评判教员的效率，推测学生将来的成

就等诊断性考试。b

促进测验与教学的结合，使测验成为教学的一部分，成为一种课程设计，也是考试观念变革的一

个重要方面。使考试“变为教授之一部分，使试验寓于教授之中，辅助促进教授之进行”。c到1930年

代，练习测验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已经比较普遍，被认为是“将测验工作与教学工作打成一片的最有

效的工具”。因为数学学科的答案客观性强，我国较普遍地在算术教学中采用练习测验，1930年代，其

他学科如读法中也较多采用，综合训练学生的识字阅读能力。在算术测验中较为著名的有《马静轩儿

童算术练习测验片》。该练习测验提供小学一、二、三年级算术四则运算的练习和效果考查，整个测验

共九十课，其内容次序根据学习心理的原则从易到难排列。每六至七课为一单元，每单元的最后一课

为测验，共十四单元。前一单元的测验不及格者，则不能进入后一单元的练习。整个测验卡纸在印刷

上采用习题纸、答题纸、标准答案纸分开套印的方式，学生可以自己练习，自己评分。习题纸、标准答

案纸可以重复使用。d这种练习测验的练习题和测验题具有帮助诊断学生学习困难、激发学习动机、

促进个别学习的优点。

应该说，将练习、测验贯穿到学习过程中在1920年代引入的欧美各种教学法实验中已得到充分体

现，文纳特卡制就是其典型代表。1930年代，练习和测验卡得到了更多的应用，进一步将练习和测验

融入到课程设计中，密切了测验和教学的关系。如当时推荐采用的一种适应分组研究和个别学习的常

识科研究和测验卡。e整套卡片由指导卡、测验卡（问题卡）、量表卡（答案卡）、答案纸（答题用的普

通薄纸）。指导卡上标明研究的中心主题（如历史名人孔子），可参考的资料，研究用时，研究的问题分

析和作业要项等。测验卡（问题卡）将中心主题细化为若干个极具体的问题，量表卡（答案卡）则是列

出测验卡所示具体题答案。同一中心问题的所有卡片和答案纸用同一编号，小问题题号一一对应，指

导卡、测验卡、量表卡可重复使用，学生通过自我学习，答题、自测评分，订正，达成学习目标。1920年

还较为罕见练习测验卡片，到1930年代则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开发，集趣味、练习和效果检测于一体，

这可以说是考试观念的变革对课堂教学的重要影响。

四、 结束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废止考试”运动和测验运动，虽然在批判和建设的取向上各有侧重，

但共同拉开了我国近代考试现代化改革的序幕。到1930年代，我国考试的现代化改革无论在学理探

讨、知识普及，还是在与实际教学的结合上都取得明显的成就。

我国1920年代开始的学校考试改革旨在克服传统论文式考试的弊端，适应重视理解的近代科学

知识内容的学习，因此考试改革的基本趋向是广度取样、题型丰富、答案简明客观，评卷方便等，即所

谓新法考试。新法考试有其局限性，传统论文式考试亦有所长，但在大众认知层面，新法考试的特点

a杨荫庆：《考试之新功用》，北京：《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1925年。

b陈选善：《教育测验》，第 146－147页。

c杨荫庆：《考试之新功用》，第 126－127页。

d陈选善：《教育测验》，第 117－119页。

e朱鸿翔：《常识科的研究卡和测验卡》，上海：《教师之友》1926年第 2卷第 8期。



060

往往被误解为试题的纯客观性、答案的统一化、机读评分等表层特性，被理解为机械化和呆板化。近

年来，我国考试实践中，特别是高校自主命题的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存在题型单一，纯主观性论述题，

取样偏狭等现象，甚至出现年度试题大量重复的个别案例。因此，回顾“五四”后我国学校考试改革

的历程，了解前人曾经付出过的努力，对加强考试的科学化研究，提高考试的专业水平，依然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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